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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垮代理教師之源 
蕭雅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一、前言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對於教師一職的期待與定位已發生變化。過往，教師

主要負責傳授學科知識，而現今，教師的角色已擴展至更多層面。除原本的教學

責任外，還需處理領域業務、促進家校溝通、解決課堂突發狀況等職責。此外，

隨著環境的變動和教育政策的改革，教師必須積極參與精進研習活動，不斷調整

教學方法及課程設計，以符應新世代的需求和應對日益複雜的教育環境。 

近年來正式教師的兼任行政意願逐年下降，與此相反的，代理教師兼任行政

職的比例不斷攀升。此現象越發普遍主要因素不外乎是，龐大且瑣碎的業務量以

及沉重的工作壓力令人難以承受（陳玉珊，2020）。在長期承受各種責任壓力下，

最終將導致代理教師身心不堪負荷，進而影響其在教學或處理其他學校事物上的

表現，甚至引發職業倦怠，產生離開教育場域的念頭（Blase, 1982）。本文將以筆

者的親身經驗和職涯所見所聞，淺談代理教師可能的壓力源和面對壓力下的影

響。 

二、代理教師的壓力 

Selye（1936）提到壓力反應為當個體遇到壓力事件時，生理將會產生連鎖的

應對反應。然而最終若無法因應時將呈現疲憊狀態。由此可知，壓力反應原始為

協助自我在面臨困境所產生的反應時，但若長久處於壓力狀況，最終將對身心產

生負面影響。 

由於少子化的關係，正式教師的需求越來越少，對於代理教師而言，每年六

月都將承受考試的煎熬，在長期面對考試壓力和工作壓力下，充滿教育熱忱的代

理教師，也將漸漸失去熱忱，轉換職涯跑道（Skaalvik & Skaalvik, 2011）。以下將

就筆者職涯經驗及統整相關文獻進行說明。 

(一) 面對異樣的眼光 

「代理」一詞，通常給人一種負面印象，暗示缺乏專業性或正式地位。當學

生、家長和導師得知任課老師為「代理」時，他們往往會對教師的教學方法和課

程設計產生質疑，並且將學生成績不佳歸因教師的教學能力不足（王金國，2012）。

此外，於課堂中，學生亦常向教師提出挑戰，質疑其專業能力，課堂表現與態度

也相對不如預期（楊家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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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狀況，代理教師容易於教學現場中隱藏自我身份，同時展現對校內

事物的高度熟悉，避免他人對自己產生態度不一致的狀況。 

(二) 飄忽不定的存在 

根據監察院 111 年統計，在校園裡平均六位教師，就會有一位代理教師。代

理教師聘約以一年一聘為主，若教師服務優良並且校內有開缺的情況下，則可再

續聘至多二年。面對每年可能移動教學環境，會使代理教師的人際關係難以建立，

並且在各大校務決策中，無法表達個人想法，淪為會議中的陪襯角色（陳宥云，

2022）。 

面對工作的不穩定性，代理教師常感到孤獨，並且難以與學校建立情感橋樑，

僅能成為校園的邊緣者。在面對學生時，也會產生內在的心理衝突。希望給予學

生各年級間連慣性和脈絡課程，卻擔心是否有足夠時間實踐，開始思索實施的必

要性。 

(三) 超負荷的工作量 

在校園中，代理教師扮演的角色眾多，除了是授課教師外，還可能為協助行

政人員、參賽教師、培訓教師等。代理教師是學校潛在的機動人員，在處理個人

教學內容、作業批改的同時，當校內各項活動競賽、訓練帶隊、會議辦理等缺少

人手時，就需出動支援（簡鈺玲，2015）。 

繁雜的工作量，代理教師時常分身乏術。無論在教學或業務中往往都無法投

入完整的心力，這對具強烈責任感的代理教師來說，會帶來巨大的無力感以及倦

怠感。 

(四) 模糊的角色定位 

代理教師時常會陷入「我是教師還是行政人員？」的疑惑中。進入教育現場

前，其初衷多數為教育學生、傳授知識。然而，真正踏入教育現場後，往往行政

業務的比重會大於教學。另外，在處理校內事務時，由於身份的不明確，常常會

出現是否有足夠的權限進行某些決策（Sutton, 1984）。 

教師處於「代理」階段時，在角色定位上容易陷入模糊，過程中也會開始自

我懷疑，不確定是否能升任各種職務或承擔教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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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緊迫的時間壓力 

學校學校事務的安排通常具期效性。然而，代理教師往往無法選擇工作內容，

只能在分配到工作時，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力完成業務內容。此外，代理教師的多

元化身份，也讓其在教學上心有餘而力不足，想針對課程內容進行創新設計，卻

無法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備課，僅能依照過往在學程課程所學的方式教學

（Kyriacou, 1987）。當面臨多重工作衝突時，代理教師在工作場域已然無法再從

完美與否作為標準，只能根據事件的緊急程度和所剩時間來決定處理的優先順

序。 

統整上述，大致能將代理教師的壓力分為三層面，包含：「外在因素、內在

因素和社會互動」。代理教師在長期接收多方面的壓力下，將對身心靈產生負向

影響，最終失去對教育原有的價值。 

三、長期壓力下的影響 

壓力反應本身並未存在正負面，它僅是個體在面臨困難時，身體在幫助應對

挑戰的非特定反應（Selye, 1976）。然而，若長期無法解決壓力源，身心則會開始

慢慢進入耗竭狀態，最終導致身體和心理產生負面影響（Lazarus, 2006; Selye, 

1976）。 

在代理教師的相關研究中也顯示，長期的工作壓力對代理教師將產生身心議

題。張溫琪（2020）研究提到，由於代理教師的聘約問題，因此代理教師需時常

面臨關係建立的議題。長期在不穩定的情感勞動下，代理教師容易產生負向情緒。

劉怡婷（2019）研究說明，代理教師在承接繁重的工作壓力下，將容易出現身體

疾病。邱玟瑾（2021）研究亦提及，代理教師時常需兼任行政職，然而對於代理

教師而言需適應的不僅只有行政業務還有校園環境和教學內容等，在無法同時兼

顧各項事務，最終僅能得過且過。以下將就筆者職涯經驗及所見所聞進行說明。 

(一) 感冒次數提升 

代理的期間，感冒頻率提升。在相關研究顯示，當壓力來臨時，身體將進入

戰或逃模式。杏仁核將辨別情緒訊號，並透過下視丘啟動交感神經系統（SNS）

激活 HPA 軸線，以應對危險。HPA 系統若長期處於激活狀態，各項激素將會耗

盡，導致身體的免疫系統下降，容易感染各種疾病（Glaser & Kiecolt-Glas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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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緒穩定度下降 

在教學過程，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表現不如期待、學生間發生衝突或者面對不

斷疊加的各項業務等，會產生較大的情緒起伏（Blase, 1986）。 

(三) 處理事情以目標導向 

當身上背負過多的工作量時，會開始以儘速解決為核心處理。面對學生衝突

事件時，會無耐心傾聽僅憑自己主觀的看法解決問題，或者將問題轉移至學務處

（Guglielmi & Tatrow, 1998）。 

(四) 認知功能下降 

在教學或處理行政業務時，容易注意力不集中，進入恍神或擔心其他事件上。

而在面對學生突發狀況或者人際溝通時，亦常無法進行正確判斷及處理

（McCarthy, 2019）。 

適當的壓力將促進成長，然而過度的壓力將造成代理教師的身心議題，並使

其喪失原有的熱忱與價值，最終離開教育現場。 

四、結語 

代理教師在教育現場所承載的壓力日益增加，這使他們對教職的熱忱度逐漸

減弱。然而，由於短期內難以實現重大變革，故代理教師需找到有效應對壓力的

方法為首要目標，以避免造成更大的身心議題。 

此外，目前臺灣的法規制度中，對代理教師的保障尚未有完善的規劃，以致

於代理教師時常有苦難言，最終反應於工作態度和狀態，形成惡性循環。若能完

善制度，給予代理教師更多彈性的空間與支持，將有助於提升其教學品質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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